
夜车　（小 说 ）
文冰

3 13次 列 车驶入 秦
岭山 区纵深 ，车厢 里显
得十分沉寂 。

当列车 员高嗓门儿
惊告旅客看 自 己贵重物
品时 ，大家才不约而同
睁开眼窥视 自 己行物所
在处 。抬腕看看表 ，已
是零点零37分了 。

凡乘车我总是把行
李放 在 面 对 的 行 李 架
上。即便睡觉 ，如闭着眼
的猫 头鹰 ，只 要 有 一 只
留条缝 可 保 万 无 一 失 。
于是一眯眼便放心大胆
了。当 我把 一 线视 力 从
行李架上滑 下时却迎来
了悚然 一 惊 ！斜 对座什
么时候添了这位不速之
客？蓬 头 垢 面 ，算 瓣 鼻
子，厚厚 的嘴唇 ，瘪瘪的
两腮 ，仿佛一只狮毛犬 。
临座还是那位 乡 下老大
妈，半百上下年纪 ，头系
一条 白 纱 巾 ，确切地说
是一块 白 纱 布 。纱 布 的
一端 自 然 飘 落 在 肩 背
上，生动地印 证着 渭 北
高原老大妈的风采 。

狮毛犬的原座是一
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 ，
有二十左右 。这小子帅
极了 。倘若竞选 白 马王
子我准投他的票 。身旁
这位天仙般的少妇和他
亲热得如一对恋人 。他
们谈笑风生 ，互送秋波 ，
把携带的吃喝全兜在一
起共 同 享用 。少妇 的 美
丽和迷人 ，身 上 喷发 的
玉兰 香味儿 ，捉弄得人
如醉 如痴 ，局促得我僵
直和麻木 。然而 ，打西安
上车她便和 白 马王子搭
讪上 了 。连 乡 下老大妈

也兴 奋过 一 阵 子 。她拿
出染色鸡蛋给 白 马王子
吃。她忙得又 是在 茶 几
沿上敲打 ，又 是给 剥 蛋
壳，连 称 ，“是给外孙做
满月 的 ，盛一 竹 篮 篮咧
……”白 马 王 子 频频 谦
让，表现得大 方但不 失
大雅 。可是 ，当狮毛犬一
插入令人大煞了 风景 ，
第六感管意外地惊奋起
来，倦意随即消失 。

凤州车站到了 ，乡
下老大妈蝎蜇般地惨叫
起来 “哟 ！我的钱包呢 ？
… …天啦 ，这是我卖俩
猪仔的钱来 ，是给外孙
做满 月 的
呀，这可
咋办 呀
呢！……”

大妈
的长 调
惊动 了
车厢 ，大
家把疑 惑
的目光

齐投向狮
毛犬 。

狮毛
犬缓缓站
起来东张
张，西望望 。镇定 自 若
地欠身问大娘：“大妈 ，
不要着急 ，慢慢找”。

“唉哟哟哪里找呀 ，
咹哈哈……”。大妈神
经了似地哭嚎着 。

“……丢了多少？”
“ 整整八十块咧…

…”
“ 找不着没关系 ，

大妈……”。
大妈 突 然 停 止 哭

泣，疑惑地盯着狮毛犬 ，

“你说啥？没关系……？”
狮毛犬不慌不忙的

从内衣兜里摸 出 一沓人
民币 。大家的眼光都直
了，拳攒得咯叭响 ，一
会儿 定 会 叫 他 鼻 肿 眼
青。可狮毛犬却泰然地
点他的票子：……十张
… …二十张都过去了还
在点 ，咯蹦新 。狮毛犬
点完了又重新折 回来点
了八张抽 出来递给老大
妈：

“ 大妈 ！给你八十”。
“ 这……！”大妈

愣了神 。
“ 这是我卖药材的

钱，这钱来得易 ，老家
遍山是药材 ，党参、天
麻、太 白 参……一扒拉
就行。”

“ 哪位旅客丢了钱
包？”突然 ，车警喊着

走过来 。
半天无话
的天仙少
妇蹦 起
来：“是
大妈的钱
包！”

“ 多
少钱”？

“八
十块！”
大妈说 ，
大家也抢
着说 。

“ 还有谁丢手表？”
那少妇猛从座位上

跳起来：“……海霸是
海霸！”

车警从身后推 出一
漂亮小伙子 ，大家 一看
都惊呆了 ，天仙少妇好
象挨过一顿巴掌似的脸
红成鸡冠子 ，此人正是
那位 白 马王子 。

唯独狮毛犬不惊也
不慌 ，只含笑看着大家 。

我
多
想
·
克
林·

我
多
想把

大
地
上
每
一
扇
窗
户
都
擦
亮

多
想

轻
轻
地

开
启
所
有
紧
闭
着
的
门

—
—
让
风
进
来
吧

让
斜
飞
的
春
雨
进
来

让
三
月
的
阳
光
进
来
吧

还
有
窗
外
树
枝
上

那
只
吻
吻
破
了
黎
明
的
小
鸟
的
啁
啾

我
多
想将

静
夜
里
所
有
的
灯
盏
都
点
亮

多
想
　
迎
风
旋
舞

袅
娜
地
舞
成
一
枝
燃
烧
的
　
烛

—
—
当
风
逐
渐
冷
　
天
逐
渐
暗

脚
下
的
路

也
愈
走
愈
漫
长

—
—
那
夜
空
中
的
每
一
颗
星
星
呵

都
是
我
们
永
远
的
烛
光

爱之 谜　（散 文 ）

· 刘 新 柳 ·

从那个火热的夏季我就开始读你如读席慕荣
的诗集 ，感觉是一样的朦胧与清新 ，只是你的意
境太深我读起来好费解仿佛面对一令无从着手的

灯谜 。
……岁 月 的 冰 箱

冻结 了 昙 花 一 现 的 记
忆。一 切 都 渐 次 趋 于
平淡 ，无 奈 的 伤 感 也
随风而散 ，罗谩谛克的
故事留给琼瑶 去开采 。
心之门悄然关闭 。

不料 ，在某一个偶
然的 日 子 里 ，久封的冰

箱被你我猝不及防
地撞开 ！微笑是璀
璨的 ，问候是晴 朗
的。于是 ，夏 日 的
故事复苏了 ；于是 ，
我又重新读你。读
你的大方读你的美丽 ，读你的温柔读你的灵慧 ，
读你在三百六十个 日 月 轮换之后的丝丝缕缕 。

我说：“你象一首清纯的诗 ，但令人费解 。
灯谜在机智精巧之余 ，仍要留 出一丝半点露 白 ，
而你 ，把 自 己包得太严 ，藏得太深。”

你说：“你真是一只没有耐心的猴子 ，可敬 ，
但叫人气恼 。刚播下种子 ，就想看见花开 ，异想
天开 ！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矜持。”

但是 ，不管怎么说 ，你仍是一道谜 ，一道耐
人寻味而无法舍去的谜 ，一道不能完全破译的谜 。

你说 ，我是你唯一的一本书 ；我说 ，你是我
唯一的读者 。你说 ，你会永远赋予你新的 内容 ，
我说 ，我会永远不倦地读你 。

宝鸡市 “马 年建材杯新诗大赛 ”落幕
马怀 白

由宝鸡市文联、宝鸡市工
人文化宫暨 《文化活动报》主
办，宝鸡市建材公司鼎力支持
的“马年建材杯新诗大赛”于
日前落幕 ，并举行了获奖作者
座谈会与颁奖议式 。

这次大赛从1990年开始 ，
参赛规模之大出人意外 。收到
了国 内 各省市参赛诗作600余
首。港 、台 、新加坡、泰国 、
美国等十余个地区和国家的一

些诗人也参加了诗赛 。评比以
无记名投票形式决定名次 ，评
出了二等奖5名 ，三等奖15名
和佳作奖 、优秀奖多名。4月 19
日，在宝鸡市文化宫举行了大
赛座谈会及颁奖文娱晚会 ，全
场座无虚席 ，盛况空前 。这次
企业家与文学家的联 谊活动，
必将对宝鸡市乃至全省的诗歌
创作走向更高层次起着 不 可低
估的作用 。


